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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是会说话的。
我在粤西高凉的乡镇中学教书近四十年，大半辈

子住学校宿舍，从大家喊我“小廖老师”，到如今的“老
廖”。粉笔板书换成了多媒体，自行车换成小汽车，校
园换了模样，学生走了一届又一届，唯有高凉的雨，年
年如约而至，从未改变。

每逢雨天，我总早到教学楼，站在走廊看雨水顺
着水沟流淌，看孩子们撑着各色雨伞走来，雨点打在
伞面“嗒嗒嗒”响，像给他们的脚步伴奏。校门口的老
树，雨中静静伫立，如同老邻居，默默陪着校园，陪着
我们走过岁岁年年。

看着这些孩子，我就想起儿时的自己。我生在高
凉乡下，这里的雨说下就下，又急又大。那时村里都
是泥巴路，下雨就泥泞不堪，上学没人送，也没像样的
伞，只能给书包套个塑料袋，深一脚浅一脚走半个多
小时，鞋子袜子从来都是湿透的。

回到家，母亲便蹲在灶台边给我烤鞋，一边轻声
念叨：“怎么又把鞋弄湿了？”我捏着沾了泥水的满分
试卷，听着屋檐的雨声，心里又酸又委屈，那时总觉
得，雨就是麻烦，是甩不掉的烦心事。

直到那年夏天，一场暴雨改变了我。午后大雨突
降，雨点砸得屋顶噼啪响，我顶着书包跑回家，脚下一
滑摔进泥坑，膝盖磕破流血，课本也滚进泥里。我坐
在泥水里，雨水打在脸上，忽然想通：雨只是照常落
下，从不是故意难为我。从那以后，我不再埋怨雨，学
着用心感受每一场雨。

后来我成了这所中学的老师，一干就是几十年。
有一年春天连下几日雨，路上泥泞，孩子们裤脚鞋面
都是泥点。一个小男孩迟到了，小声道歉后，递来一
把野草编的小伞：“老师，您总淋雨，给您编的。”

那一刻，听着雨声，握着草伞，我忽然发觉自己早
已长大。我开始操心孩子路上是否安全，衣服是否淋
湿，真切懂了站在讲台的意义，肩上扛着的，是孩子的

平安，是家长的期盼。
日子慢慢变好，镇上泥巴路修成水泥路，学校盖

了新教学楼，教室装了电灯、空调和投影仪。孩子们
雨天上学，都有伞有雨衣，有的还能坐家长的车，再也
不用踩泥淌水。校门口的老树愈发茂盛，而我，依旧
最爱高凉的雨天。

晚自修结束，我踩着水洼回宿舍，校园静悄悄，唯
有雨声相伴，心里格外踏实；放学后泡一杯新垌茶，听
着雨打树叶声批改作业，所有疲惫烦躁，都随雨声消
散。

我渐渐明白，不同的雨，照见不同的心境。春雨
细密，忆起初执教鞭的满腔热忱，盼孩子成才、校园向
好；夏雨骤急，见孩子迟到便满心牵挂；秋雨微凉，送
毕业生离校，心生不舍也坦然告别；冬雨清冷，总叮嘱
孩子添衣，想多给一份温暖。

高凉的雨，不只是水，更是岁月的回响，是我近四
十年教学生涯的陪伴，像一面镜子，照出最真实的自
己。

回老家看母亲，雨夜闲谈，母亲说：“人就像地里
的庄稼，经得住晒，扛得住淋。你教了一辈子书，送出
这么多孩子，这辈子值了。”朴实的话语，说到我心坎
里，千言万语，都被高凉的雨静静记下。

如今我快退休了，儿子让我进城养老，可我总惦
记着学校，惦记着孩子，更惦记着高凉的雨。

我终于懂得，雨落高凉，心守杏坛。心浮气躁时，
雨声添乱；心安沉静时，雨声暖心。雨从未改变，却让
我听清心声，守住教书育人的初心。

累了烦了，便坐在走廊听雨，仿佛雨在对我说：你
教了一辈子书，做得很好了。

雨总会停，雨后高凉空气清新，水洼映着蓝天。
我依旧站在讲台，教书育人，陪着孩子成长。半生扎
根高凉，守三尺讲台，不负初心，不负岁月。

雨落高凉伴杏坛，半生坚守，岁岁安然。

雨落高凉，心守杏坛
■廖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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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江南的第二天，龙涛明便召集冯
伯良、江华等人开会。桌上摊着厚厚一叠
从烟台合成革厂学习交流带回来的技术资
料——新一代超高音速材料的生产优化方
案已然成型。

烟台合成革厂是一家专注于树脂与聚
氨酯新型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高科
技实体。龙涛明了解到，厂里汇聚了工程
院院士、清华北大教师，以及国内知名院校
的优秀毕业生。这批科研人员长期默默钻
研高分子材料，已有好几种产品性能达到
甚至超过了国际水平。冯伯良和江华带着
问题虚心求教，收获颇丰，尤其对树脂的抗
冲击性、强耐磨和易注塑等特性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正是这次考察，为如今的工艺
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很快，树脂总厂原有军工材料的生产线
配方优化与技术改造全速推进，有望生产出
完全满足超高音速材料性能要求的新一代
产品，令欧美日同类生产厂家既羡且妒。

此时国际形势悄然变化。美国在海湾
战争取得胜利后，中东多国纷纷示好，非洲
政局动荡自顾不暇，欧洲则因苏联解体沉
浸于一片歌舞升平。唯独中国发展势头强
劲，引起美国警惕，遂腾出部分精力试图打
压阻挠中国崛起。

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接连向白宫报
告：中国在超高音速材料的研发上取得重大
进展，距制造出更先进的航天航空设备和高
超音速导弹越来越近，请示采取行动制止。

报告经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转
至中情局局长 J·克尔手中。这位出身阿肯
色州、情报生涯逾三十年的老牌特工，刚刚
获得“总统公民勋章”。此刻在他办公室连
通的隔音间里，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正投向
东亚区情报主管汤姆。

“汤姆，白宫老头子又给我们派活了。”
J·克尔将文件推过桌面。

汤姆神情一肃：“什么任务？”

“中国超高音速材料案。”
汤姆面露讶色：“前不久不是叫停了

吗？”
J·克尔摊手：“反复无常才是老板的风

格。”
“要我怎么做？”
“最短时间拿到工艺技术档案，同时彻

底破坏中国的生产装置。”
身高一米九八的汤姆唰地站起来，敬

了个标准军礼：“报告局长，保证完成任
务！”

当天，汤姆便通过秘密渠道向寒雪与
松田代子下达指令：寒雪负责窃密，代子负
责破坏。

于是寒雪准备好绑架工具和药品，并
在新半岛停车场盗取了一辆四排十一座的
面包车，开到树脂总厂门口的公共电话
亭。她拨通冯伯良办公室电话：“老鬼，你
好狠心啊，这么久也不联系我！”

冯伯良一愣，听出是寒雪的声音，期期
艾艾地含糊应道：“唔……唔……”

知道冯伯良这会儿肯定是张皇失措
的，寒雪继续阴阳怪气地刺激他：“你上次
勾了我的魂，我现在来讨你的灵来了，哈哈
哈……”

冯伯良心生反感，更懊悔昔日一夜风
流的荒唐，冷冷地说：“我早忘记了，请你不
要再来找我！”

“哎哟，这才提上裤子多久，就不认人
了？你们男人都是负心汉！”

冯伯良沉默片刻：“你想怎么样？”
寒雪阴阴一笑：“冯总呀，我们上次开

心的时候，我录了像留作纪念。想不想再
回味回味啊？”

“卑鄙！”
“哼，这个世界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寒

雪语气转冷，“冯总，是不是该先听听我的
条件？”

冯伯良忍住怒火：“你说。”

见“鱼”已经上钩，寒雪语调上扬：“电话
里不便讲。我车就在厂门口，出来谈谈？”

冯伯良挂断电话，几分钟后走出厂，直
接上了面包车。寒雪从驾驶座转过身，扑
哧笑道：“我的好郎君，几月不见，变得更帅
了哦。”

“少废话，什么条件？”冯伯良对这个以
色谋事的女人再无好脸色。

寒雪收敛笑容，发动车子：“我这点小
要求，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她侧头瞥
了他一眼，语气不容置疑，“把超高音速材
料的技术档案拿给我。”

冯伯良瞳孔一震——此前档案室窃密
案、国安人员的提醒瞬间涌上心头。眼前
这个以“龙涛明同学”自居的女人，竟是中
情局间谍！

“好你个狗特务，做梦去吧！”冯伯良义
愤填膺大声斥责，并连喊着“停车！停车！”。

寒雪反而踩下油门：“冯总，不要冲动
嘛。我会给你美国绿卡加两百万美金，够
意思吧？”

从鼻孔里喷出一声“哼”，冯伯良反唇
相讥：“除非加上你这个数典忘祖的狗头！”

“冯伯良！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今
天我把话挑明了，不干——明年今天就是你
的忌日！”寒雪失了耐性，阴沉沉地威胁道。

冯伯良大笑：“我做鬼也不放过你！”说
话间伸手去拉车门，试图跳车。

寒雪左手控方向盘，右手迅速掏出麻
醉喷雾对着冯伯良连喷数下。冯伯良瞬间
瘫倒。

面包车驶至状元山旁一个废弃的防空
洞口。寒雪费力地将昏迷的冯伯良背进洞
内潮湿的水泥地，用锋利的钢刀斩下他双
掌，小心装入盛有甲醛的胶袋里。随后往
他身上泼洒足量硝基甲烷，一根火柴点燃
了罪恶的烈火……

树脂总厂总工程师、令美方忌惮的超
高音速材料技术负责人冯伯良，就这样倒

在了中情局间谍手中。
寒雪拿到冯伯良的活体手掌后，用他

的指模打开树脂总厂五楼档案室特制钢
门，窃取超高音速材料生产技术档案便易
如反掌。

她通过紧急渠道，以代号“天使”联系
市公安局局长陈新，约定当晚在帝皇酒店
七楼浪漫舞厅，戴着面具进行会面。晚上
十点整，两人按约定右手戴光环接头。

当一曲慢华尔兹响起时，寒雪偎依着陈
新跳起贴面舞，在他耳边悄声道：“老板命
令，尽快拿到档案。”陈新换个姿势，附耳回
应：“请告诉我方法和时间。”寒雪又转回了
原来的贴面体位：“这支舞结束后，你到吧台
喝啤酒等我，待会儿我给你开门的工具。据
内线报告，树脂总厂明天将进行最高级别产
品试生产，从投料到出产品至少需要十五个
小时，他们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生产现场。
你明晚十点动手，务必成功！”陈新沉思半
会，吐出了两个字：“明白。”

树脂总厂超高音速材料生产车间今天
喜气洋洋，装置外围墙上插满彩旗，三万多
平方的装置区内，加热炉、反应塔、放空烟
囱都系着彩旗、贴着红色标语：“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凝心聚力干劲足，
为党为国作贡献！”“职工奋勇争先，产品国
际一流！”车间一楼会议室门口挂有“装置
开工指挥部”的牌子。

指挥部大约一百平方，会议桌摆成
“回”字形。龙涛明坐在“小口”主位，黄丽
丽、吕副书记和叶副厂长分坐左右，机关部
室、参战单位和辅助车间人员由里向外依
次就座。

龙涛明见总工程师位置空着，便招手
叫来岳云太：“冯总怎么还没到？”

岳云太掩嘴附耳小声汇报：“昨天下午
有个女人电话约他出去，昨晚寻呼也不
回。总工办的人说，冯总怕是又犯老毛病
了。”说完喉咙里挤出两声“嘿嘿”。

龙涛明眉头一皱，示意岳云太回座。他
清了清嗓子，朗声道：“同志们，现在开会！
今天会议有三项内容：一是强调开工的重大
意义。如果我们今天开工成功，祖国的航天

航空事业将更上一层楼，今天的产出成品将
是建厂以来质量最好的产品，在全球同类产
品中名副其实位列第一。二是宣布成立开
工工作小组：生产操作组，组长叶副厂长；工
艺技术组，组长冯伯良，副组长江华；现场保
卫组，组长吕副书记；思想宣传组，组长黄丽
丽；后勤保障组，组长岳云太；通讯联络组，
组长刘方；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韩小倩。三
是请各工作小组组长作表态发言。”

就在龙涛明全力抓试生产的同时，陈
新也在精心准备晚上的窃密行动。他先从

“斗鸡眼”处借来五名“素质”稍高的打手，
再从停车场挑一辆车况最好的罚没假警
车，最后准备作案工具并进行模拟演练。

晚上十点，陈新等六人凭伪造的入厂
证，顺利进入树脂总厂办公大楼。由于全
厂人员都在车间保障试生产，偌大的办公
楼几乎空无一人。

他们从背包取出防毒面具戴上，蹑手蹑
脚上到五楼。靠近军代表办公室时，几人轻
轻往里喷射氯气，毒昏两名军代表。陈新随
即用冯伯良的手指模打开技术档案室，顺利
找到了超高音速材料工艺技术档案。

当他拿着透明胶盒装着的档案，与五
名打手冲下楼回到假警车旁边时，发现车
后停着一辆市政府牌照的小轿车。一个戴
假面具的女人闪身而出，迅步走到陈新面
前，语气沉着坚定：“我是‘天使’，请上我的
车！”陈新初始有点愕然，但马上明白了“天
使”的意图，挥手让打手们乘假警车先行离
开，自己则随“天使”钻进黑色小轿车。

面具下，确实是寒雪那张冷白的脸。
她一边开车，一边对陈新说：“你拿到档案，
老板已给你记了一大功。但还有炸毁生产
装置的任务——老板虽已安排另一组人实
施，却仍不放心。所以老板有新指示，若我
们拿到档案后还未听到爆炸声，就要马上
赶去支援。”

陈新心里清楚，自打上了中情局这条
贼船，便永无抗拒的资本。他无声地摆弄
了几下随身携带的六四式手枪。寒雪侧目
看向他，从袋中掏出一把子弹上膛的格洛
克手枪，递了过去。

人生如树。无论树冠何其葳蕤，无论枝叶何其
繁茂，其生命的养分，终究源于脚下那一方厚实的泥
土。

我的故乡在电白，那是闻名遐迩的“建筑之乡”。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初度，无数怀揣梦
想的青年如我一般，从乡野走向城市，试图在时代的
洪流中寻找自己的坐标。彼时，我凭着理科生的敏
锐，曾投身于电白刚刚兴起的香精行业，背着样品，挤
上绿皮火车，辗转异乡。然而，商海沉浮，终因市场局
限而折戟沉沙。

于是，我毅然转身，汇入了电白人引以为傲的建
筑大军。这一路走来，汗水是唯一的行囊。我曾在简
陋的工棚里，就着咸菜研读专业书籍；也曾在烈日下，
将理论浇筑成坚实的地基。二十余年栉风沐雨，我在
省城安了家，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扎下了营。如今，
建筑业的黄金时代虽已落幕，但回望那段峥嵘岁月，
我深知，是故乡赋予我的坚韧与耐劳，铸就了我在城
市立足的脊梁。

然而，肉身可以在城市安居，灵魂却总在深夜里
回望。

在广州生活久了，繁华的霓虹与复杂的人情世
故，有时竟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疏离。十年前，我与
兄弟们毅然决定，在老家神电卫城东隅的宅基地上重
建一栋小舍。许多朋友不解：“既然已在省城扎根，何
必再在乡下大费周章？”他们不懂，这并非为了居住，
而是为了“安放”。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活一世，不
能不知来处。

我的根，深扎在神电卫古城的东隅，那个名为爵
西的村落。这里聚居着霆裕公的后裔。时光回溯至
南宋绍熙年间，杨氏先祖自福建莆田辗转南下，在此
斩荆棘开阡陌，将这片荒原开辟为家园。两百多年后
的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在此设卫筑城，神电卫自此屹

立于南海之滨。依山傍海，耕读传家，杨氏一族曾创
下“一门三进士”的辉煌，文风炽盛，蜚声南粤。

年少时忙于生计，对这些家族的荣光只当作故事
来听。直至花甲之年，鬓染秋霜，某次与本乡德高望
重的“秋哥”聊及重修杨氏族谱时，我才蓦然惊觉，那
些关于宗族与文化的因子，早已随着血脉流淌。“秋
哥”的教诲至今犹在耳畔：“以后不管走到哪里，不要
忘记了故乡，做人不可以忘了自己的根。”这句话成了
我漂泊岁月里最坚实的锚点。得意时不敢忘形，温饱
时不敢忘饥寒，只因我深知，我的底色属于那片乡土。

如今，每当身心俱疲，或是收到亲友捎来的喜帖，
我便会放下俗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归乡。

回到老家的小舍，三五好友围坐茶台。泡上一壶
大红袍或普洱，茶香袅袅中，我们不谈生意，只谈唐诗
宋词的意境悠远。从杜甫的沉郁顿挫，到骆宾王的不
知所踪，再到陈子昂的千古绝唱，我们仿佛在泛黄的
诗卷里打捞着前尘的影子，在这一方陋室中，那“一门
三进士”的文化积淀，化作了无声的滋养。

老家的小舍，不仅仅是一栋建筑，更是我灵魂的
渡口，是我无论走多远，都能随时回去的起点。

我常想，这所谓的“根”，究竟是什么？它不仅仅
是族谱上的一个名字，也不仅仅是一块写着籍贯的招
牌。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在繁华落尽后依然能
让内心保持安宁的底气。每当我站在乡下小舍的窗
前，看着远处神电卫古城的轮廓，看着爵山那片熟悉
的土地，我便能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生命的来处。这种
连接，让我在面对城市的喧嚣与浮躁时，多了一份从
容与定力。无论外界如何变迁，只要故乡的那盏灯还
在，我的心就不会迷失。

这便是我的乡愁，也是我生命中最坚实的支撑。
我知道，只要根还在，我就永远是那个从神电卫走出
来的，心中有光的少年。

乡关何处，根在神电
■杨绍精

晨光未露，雾气弥漫，博贺港
的海面还是一片墨色，只有港口处
灯塔的灯光在缓慢旋转，像一只永
不疲倦的眼睛，在沧茫中闪烁。阿
海已经发动了小艇的柴油机，突突
声在寂静的港湾里格外响亮。

“慢些开，天还没亮全呢。”妻
子阿霞从艇篷里走出来，坐在艇
头，梳理着网具。

朝阳升起，给阿霞披上一层
霞光。

这条抛网艇是阿海揾食的家
当，承载着全家生活的希望。阿海
是家中的独生子，原在大船打工，
那次晚上下船，不小心脚滑，跌下
海堤，断了两根肋骨，医好后，不去
大船打工了，买了条抛网艇，夫妻
靠此为生计。

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阿海驾
着小艇向港口驶出，船头劈开平静
的水面，留下一条渐渐扩散的尾
流。阿霞这个中年妇女，在艇上生
活将近十年，聪明能干，是个勤快
人。做活持家，都处理得井井有
条，是阿海的好帮手，这时她开始
整理网具。

看着阿霞，阿海无话找话说：
“还记得你刚学抛网时，连人带网
差点栽进海里吗？”

阿霞瞪他一眼，“那还不是你
教得不用心？光会说‘手腕要柔，
转身要稳’，讲起来容易，实际操作
却是不那么好做。”

“你现在不是抛得比我还好
嘛。”

“那是自然”，阿霞心里哼了一
声。十年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出
海，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刚从岸上
嫁来的姑娘。她学会了辨认潮汐，
能观察云彩预判天气。她熟识水
性，能游水、潜水，还会掌舵，最拿
手的就是抛网，那圆润舒展的动
作，连那些抛网艇老渔民都称赞。

不一会儿，小艇到了放鸡岛海
域。海水在这里呈现出深蓝色，可
隐约看见底下的珊瑚与礁石。

阿海减速，小艇缓缓滑行。两
人目光扫视水面，寻找任何可能藏
有鱼群的迹象。突然，一片细碎的
水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那边。”
阿霞轻声道。

阿海调整方向，慢慢接近。是鱼
群，在水面下形成一片移动的阴影。

阿霞站到艇头，双脚稳稳分
开，身体随小艇的摇晃自然调整着
平衡。她双手将抛网整理成合适
的姿势，一半搭在右臂，一部分攥
在左手。

小艇接近鱼群最佳位置的一
刹那，阿霞身体如舞蹈般旋转，网
随之抛出，在空中完美展开成一个
圆形，哗啦一声罩入水中。

“漂亮！”阿海不禁称赞。
阿霞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手里却不停，慢慢收拢引绳，网逐
渐收紧。她能感觉到里面的动静
——不少！网里的鱼群挣扎感应
到手上，那种生命力搏动的感觉，
无论经历多少次都让她心跳加速。

两人合力将网拉起，银光闪闪
的渔获在网中跳跃翻腾，好也，是
黄脚立，还有一些鳒鱼和杂鱼。他
们将鱼放入准备好的水箱，挑出几
条小的扔回海里——疍家人自古
懂得可持续捕捞，不竭泽而渔的道
理。

如此反复抛网、收网，太阳已
升高至头顶。小艇的阴影缩在脚
下，海面反射着刺眼的光芒。时已
中午，他们暂歇片刻，阿霞从篷屋
里端出简单的午饭：鱼煲、猪肉汤、
青菜和米饭。饭后，阿海小憩片
刻，阿霞则修补刚才被礁石刮到的
小破网。

下午的收获不如上午，但他们
并不沮丧。渔民知海如农人知地，
收成好坏本是常事。夕阳西下时，
他们开始返航。

归途总是悠闲些。阿霞在艇
头处理渔获，按种类和大小分装到
不同的篮子里。最好的几条放在
一旁，做今晚的晚餐。

“今天网抛得真顺，”阿海说，
“特别是第三网，那个转身，那个开
网，完美。”

阿霞笑了，“晚上给你加条
鱼。”

港湾里，渔船陆续归来，互相
鸣笛问候。小艇间互相问候取笑，
呈现出一片祥和气氛。

把鱼卖了，太阳已西下，小栈
桥下停泊着一片抛网艇。炊烟从

各艇篷顶飘出，带着淡淡的饭菜香
气。煎鱼的滋滋声、海水的拍艇
声、远处传来的交谈笑语，交织成
博贺港内独特的晚景图。

吃饭时，两人聊着今天的收获
以及港里最近的新闻。吃过饭，洗
净碗筷，他们并肩坐在船头上看星
空、看镇上夜景。

岸上的世界这些年变化飞
快，高楼起，大桥通，但小海人的生
活似乎未被时光遗忘，依然保持着
千年来的节奏——早出，晚归，抛
网，收网。

“今天鱼贩说，我们的鱼总是
最受欢迎，因为新鲜，处理得也干
净。”阿海抽着水烟筒，缓缓说道。

阿霞倚在他肩上，“那是因为
我们现捕现交，不像那些大船，冰
几天才回来。”

沉默片刻，阿海忽然说：“快
放暑假了，小苗说放假去广州玩几
天。”小苗是她们的大女儿，在镇上
学校读初二。

“咁好，到时我们也放假几
天，陪她上广州玩。哎，我们要准
备晒几条大鱼干送表叔，在广州要
麻烦他们的”，阿霞说。阿海的表
叔在广州穗渔工作，落户在广州已
四十多年。

“好吧，我会搞掂”，阿海应道。
夜渐深，他们准备休息。篷屋

内空间狭小，只能低头进去，坐着
脱去外衣，并排躺下。阿海很快响
起轻微鼾声，阿霞却一时无眠。

她听着熟悉的海水拍打艇身
的声音，像永恒的摇篮曲。想起十
五年前刚嫁过来时，在陆上居住。
后来在艇上帮手，开始时多么不适
应这摇晃不停的生活，夜里总梦到
自己坠落海中。而现在，这摇晃反
而让她安心，如同被大海拥抱一
样，有些感慨。

有人说抛网艇生活艰辛，但对
阿霞而言，这小小的抛网艇上，有
海，有家，有爱，便是整个世界。

篷外，天上星星闪烁，海上渔
火点点，波光粼粼，涛声如是催眠
曲，海浪犹如大摇篮，把小艇摇来
荡去，阿海阿霞在海风的抚慰下，
拥抱而眠，渐入梦乡，沉浸在古港
新潮的怀抱中。

阿海与阿霞
■李伟立

小小说


